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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隋丽君

九月末的胶州，夏秋之间的角力和缠绵仍
在继续。放眼而望，四处可见可喜的翠绿，但
不断飘落的枯叶，似乎又宣示着秋季的终将胜
出。

在明末清军攻打胶州时，曾有一名罢官归
乡的官员挺身而出，保家守土。他用行动和抉
择，昭示了骨鲠之臣的品性和操守。

“高弘图居官清正刚介，曾数次触怒君
王，蒙冤罢官。居乡十年，他未有怨言。清军
入侵，他毁家纾难，招募乡勇，组织抵抗。后
来他流寓江南，组织南明朝廷，渴望中兴明
室。无奈明朝积重难返，任他苦心孤诣，依旧
回天乏术。南京城破后，高弘图避世古庙，绝
食而亡，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胶州市政
协专职常委石业华说。

澄清吏治，风裁肃然
高弘图的官声政德，和良好的家风家教息

息相关。
明神宗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高弘

图生于胶州一户书香门第人家。
父亲高梦说，是当地颇有声望的秀才。父

亲幼年清苦，常常食不果腹，生活非常拮据。
但艰难困苦的生活，反而砥砺研磨着他的毅
力。高梦说力学不辍，秉性端严，曾有寡妇慕
念他的卓荦风姿，私下派遣奴婢送来贿赂，相
约半夜月下私会。高氏推辞贿赂，婉拒请求，
终生未泄露寡妇之名，乡人德之，称其为柳下
惠乡贤。

高梦说对儿子要求严格，督促学业寒暑不
断，加上高弘图聪颖好学，学问日益增进。万
历三十八年，27岁的高弘图，中进士第三甲，
与名臣钱谦益和明末重臣杨嗣昌成了同年进
士。

中进士后，高弘图授官中书舍人，掌管诰
敕、制诏、银册和铁券的书写。因为他办事兢
兢业业，不肯与上司同流合污，不久便被任命
为御史。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高弘图受命巡
按陕西，勘查当地的吏治优劣。他入陕后，细
加访查，逮捕煽动百姓作乱的奸人，并揪出他
们在官府的内应。

当地藩王府的太监张清，倚仗权势的庇
护，横行乡里，欺压良民，百姓有苦难言。高
弘图访求得到详情，不顾藩王的说情，将太监
张清收捕下狱，并上疏坚持将其正法，以儆效
尤。

藩王和太监，是明代臣子不敢触碰的雷
区。高弘图官微言轻，却不畏权势，惩治不
法，令当地豪强畏惧敛迹。接着，他又大刀阔
斧地改革吏治，迅速扭转糜烂的政治风气，赢
得百姓的交口称赞。一时间，陕西之地“吏治
澄清，风裁肃然”。

明末的御史，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他们掌握监督大权，可以风闻言事，朝臣忌惮
不已，争相拉拢。一些御史面对权位诱惑，放
弃为官操守，依附朝臣或宦官，沆瀣一气，结
为党羽。高弘图自担任御史，便立誓远离泥

淖，绝不结党营私、党同伐异。
但在党争激烈的晚明，意欲独善其身往往

不能得。高弘图希望不偏不倚，灾祸却自己找
上门来。

明熹宗即位时，朝廷形势动荡不安。关于
遗孀李选侍是否“移宫”居住，朝堂内部争执
不休。御史贾继春听信了谣言，上了一道奏
折，批评主张移宫的杨涟和左光斗等人。奏折
呈递后，激怒了刚登大位、盛气凌人的皇帝。
熹宗对贾继春下旨严厉切责，并表态要严肃惩
处。

高弘图闻听此事后，认为贾氏所为仅为小
过，若要严惩并不妥当。为此事定性分析后，
他不顾皇帝的盛怒，和御史张慎言一起，上折
为贾继春求情，尽力弥合与杨左之间的裂痕。
没想到熹宗览奏后却愈加愤怒，将奏章交予廷
臣议论，要把众人一并定罪。好在吏部尚书周
嘉谟是官场老手，从中打圆场解劝，为他们尽
力开脱。周氏规劝道：“我认为贾继春所言，
应是误听风闻所致。而高弘图和张慎言，连疏
渎奏，只是为了平息此事，本意无他。皇上天
性仁孝，对臣子的过失定会宽宥的。”在阁臣
的搭救下，高弘图等人被判了夺俸两年。

经此挫折后，高弘图并未灰心丧气，走向
消沉。他更加深刻思考当前局势、朝政之弊，
上疏陈述“时政八患”，请求起用颇有人望的
邹元标、赵南星等人。

柧棱自持，不依丽人
晚明党争激烈，有齐、楚、浙等林立的朋

党，进入了非此即彼的怪圈。进入官场，往往
要认籍贯、拜码头，加入某朋党，这样才能获
得大树荫蔽，好在官场游刃有余。但高弘图无
所依附，只是居中调和，起先举荐过东林党的
赵南星，也搭救过非东林党的贾继春，尽量维
护着表面的和谐。

但在高弘图巡按陕西后，赵南星却上疏弹
劾高弘图，令高弘图免官回籍，心中难免愤怒
和怨恨。但高弘图依旧信守自己的原则，在朝
中各党派之间从不依附。

后来魏忠贤整合齐、楚等党人，组建起声
势浩大的阉党，专门和东林党相抗衡。他认为
高弘图和赵南星有矛盾，可以委以重用，便矫
诏召高弘图。高弘图进京时，杨涟、左光斗等
人已经被关进收押钦犯的诏狱，连番刑讯拷
打，十分严酷。高弘图立即上疏，为杨左等人
求情，他说：“既然国事是非如今已经明了，
就应该为国留才，雷霆之击不宜太多太广……
诏狱中关押的大臣，其罪行和生杀，应由司法
部门来定夺，部分官员的做法有所偏颇。”批
评的矛头指向了魏忠贤。魏忠贤知道高弘图上
疏为六君子求情，并指责自己后，愤怒懊悔不
已。

当时魏忠贤一面兴起大狱，铲除朝中的反
对者；一面怂恿熹宗不理朝政，游乐嬉戏，以
便自己更好地控制权力。高弘图见国事日非，
边疆日危，皇帝却耽于安乐，忧心忡忡。他拟
就一份奏疏，规劝皇帝要悬崖勒马，勤政爱
民。在奏疏中，他援引西汉光禄勋张猛的故
事，暗指魏忠贤的胡作非为。

西汉时，元帝去宗庙祭祀，本来是乘车从

灞桥前往，在太监的怂恿下临时起意想乘楼船
前去。皇帝变更行程，往往大费周章，劳民伤
财。包括御史大夫薛广德等众多官员一再谏
阻，却仍无效果。光禄勋张猛含蓄地指出：
“君主不宜轻易蹈入危险的境地。陛下万金之
躯，关乎宗庙社稷。乘坐楼船，若遇风浪，恐
有危险，不如乘车。我还听说，如果君王圣明
的话，臣子自然也很耿直。”元帝听后脸色和
缓，便乘车前往祭祀。

张猛的劝谏，委婉而周密，得元帝“循循
善诱”的褒奖。高弘图引述此事，为的也是起
到良好的规劝效果。魏忠贤览奏后，却极为愤
怒，他假托皇帝名义发布诏书，严厉批评了高
弘图。

皇帝的切责和怒火，没有让高弘图畏惧退
缩。后来熹宗巡幸东郊，高弘图又出面谏阻，
并揭露陕西巡抚乔应甲的罪行，指责工部尚书
崔呈秀的胡作非为。崔呈秀、乔应甲都是阉党
的骨干成员，魏忠贤因而怒不可遏。朝廷本拟
让高弘图出任顺天巡按，魏忠贤却从中作梗，
另用他人。

当时阉党专权，势倾朝野，对不附己的官
吏，动辄横加罪名，任意逮捕。魏忠贤矫诏逮
捕了都御史周宗建和吏部主事周顺昌。高弘图
立即上疏，洞指阉党其奸。接着他又上一道奏
疏，认为“请宽刑狱，反对酷刑”。

三番两次的交锋后，魏忠贤认定将高弘图收
为己用已经不可能。高弘图见国事不容贤人，也
心灰意冷，萌生了退意。他上疏乞骸骨，自请退职
回乡。魏忠贤也顺势让他回家闲住。

贰尚书，非贰内臣也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权倾朝野的魏
忠贤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崇祯的反击下，他
先被罢官，后畏罪自缢。此前受其牵连的官
员，纷纷复职归朝。

高弘图自胶州赴京师后，立即弹劾阉党余
孽，廓清朝堂的风气。崇祯三年，高弘图升任
太仆寺卿，很快又任左副都御史。

虽然历经仕途的跌宕起伏，高弘图“骨
鲠”的品性依旧没有改变。对于为非作歹者，
他主持正义，弹劾不休；对于蒙冤受屈者，他
不避逆鳞，上疏搭救。时任刑部尚书乔允升，
以“清廉正直，执法不挠，政绩卓著”而闻名
于世。崇祯初即位，魏忠贤虽然获罪身死，但
其党羽依旧遍布朝中。皇帝让大臣审理余孽，
众人皆畏惧推辞，唯77岁的乔允升说：“此国
事也，何避？”他据实审理，按七等定罪，毫
无假借，人心大快。

第二年，后金十几万精兵从喜峰口攻入关
内，逼近京师。在押的囚犯170余人，在刘仲金
的鼓动下，砸碎刑具，越狱逃脱。崇祯震怒，
将乔允升缉捕，准备定为死罪。

都御史易应昌认为乔允升不宜判死，便和
皇帝几度交锋。崇祯怒，将易应昌也逮捕入
狱。高弘图对这种处理，并不认同，被崇祯降
级处理。皇上亲自诘责高弘图，认为其与易应
昌等人结党。结党，是崇祯最为忌讳的话题，
群臣闻听后脸色大变，惊讶失语。高弘图却
说：“臣来自田间，不知有党，党亦不知有
臣。”不久高弘图又上疏，认为乔允升罪不当
死，应当戍边，不然虽死也不敢奉诏。经过高
弘图的刚直和力争，乔允升和易应昌终于免于
死罪。

崇祯五年，高弘图擢升为工部侍郎。当时
太监张彝宪备受宠幸，奉旨督查六部事务。他
听说高弘图忠直刚介，想和他攀交情，结党
援。张彝宪到工部后，高弘图只是与他叙主客
礼，并不趋炎附势，有所巴结。后张彝宪召集
侍郎议事，高弘图称疾不赴。

不久，高弘图上疏崇祯，对太监稽查六部
事务提出异议：“工部有办事公署，中间坐尚
书，左右两旁分列侍郎，这是礼制的规定。内
臣张彝宪奉圣旨之命，就俨然凌驾于众人之
上，不是辱没了朝廷亵渎了国体吗？臣之为侍
郎也，贰尚书，非贰内臣也。国家大体，不能
不慎重，所以仅仅以宾主之礼对待，虽然拂了
他的脸面，也不是我的本意。”崇祯接奏不
听，坚持要求太监在公署商议其事。倔脾气的
高弘图便七次上疏，声称自己患病请求去职。
崇祯严察刻薄，此时更大怒不已，将他一撸到
底，削籍革职。

高弘图翩然而去，声名却日益威重，居乡
十年，言官交替举荐。南礼部主事周镳便为他
鸣冤叫屈：“内臣任用方便，而舍弃却难……
今内臣张彝宪用，高弘图这样的骨鲠之臣就不
可容了。”

寄身于中兴大业
高弘图归乡后，原本想效仿古代的隐士，

藏身山林，不问世事。他遁入林泉，杜门不
出，只是潜心著述，好似世态炎凉已与己无
关。

居乡十年，少了官场的波云诡谲，倾轧欺
诈，多了乡野的轻松写意，凝神静气，高弘图
的学术研究进入了旺盛的喷薄期。他先后完成
了《易经著解》《史记论事》，杂文类的《纲
目别见》《论史》，道家类的《老子解》，杂
家类的《高弘图杂著》《高弘图尺牍》《血衣
记》等著作。

惬意的乡居生活，终于为战乱所打破。崇
祯十五年，清兵绕开重兵防卫的北京，南下进
攻河南和山东。在山东境内，清兵长驱直入，
兵锋直指胶州。危难之际，归隐在籍，断绝仕
心的高弘图，立即换了一副模样。他变卖田
产，毁家纾难，招募乡勇，组织抵抗。高弘图
火速驰赴县城，与在籍参将谈震采，协助知州
郭文祥巡城坚守。高弘图在城内张榜安民，勉
励将士，鼓舞士气，稳定了形势。在他的苦心
经营下，胶州得以保全。

第二年，国势日蹇，崇祯开始想念居乡的
高弘图。听说他辅佐守卫胶州有功，便召唤至
京师，询问以时事，任命他为南京兵部侍郎，
不久又升为户部尚书。

当时明朝已命悬一线。保住江南膏腴之
地，是中兴明室的唯一希望。高弘图上任后，
与史可法配合默契，兢兢业业经营着江南一
带。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农民军攻陷北京，
崇祯自缢于煤山。史可法和高弘图闻听京师被
围，忧虑万分。两人商定，史可法立即起兵北
上勤王，高弘图则负责由长江运送粮草至淮河
接济。勤王部队刚出发，崇祯死难的消息便传
来。

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史高二人立即和陪都
南京的大臣商议立君之事。史和高认为，如果
没有英明的君主即位，就难以安定如今的乱
局。

正当南京众臣遴选君主之际，凤阳总督马
士英由南京返回驻地。他意外获悉，属下部队
的将领和部分太监，已经酝酿拥立素无德声的
福王朱由崧为帝。马士英为了避免动乱，攫取
策立元勋的功劳，立即转变了此前赞同史可法
的态度，同意拥立福王。

马士英违背初衷，令史高二人气愤交加。
为了安抚高弘图，福王命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
大学士。高弘图一再推辞，最后以推荐姜曰广
入阁为条件就职。

福王即位后，立即暴露本性。他贪图安
逸，丝毫没有恢复故土的念头。高弘图日夜幽
愤，苦口婆心地劝谏，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后
来他为振奋朝廷精神，上疏提出将都城迁移到
中都凤阳，再北上收复山东，向天下显示讨贼
安邦之意。可福王留恋江南美景，竟不能听，
高弘图只能坐看大好河山沦于敌手。

高弘图又上“新政八事”，以宣威信、勤
圣学、收人心为重，徐图恢复。这次的“务
虚”之举，得到福王的采纳。但因为马士英等
人的阻挠，“新政八事”也是有名无实，从未
实施过。

南明建立之初，因高弘图德高望重，朝廷
的重大决定多由其来拟定。高弘图清正立朝，
对君主的过分要求也不予同意。宫中传出福王
手札，说要任用户部侍郎张有誉担任尚书。高
弘图知张有誉无能，难以胜任，便缄封退还，
还写奏本极力谏阻。在高弘图的坚持下，户部
尚书的人选最后以朝臣推举方式决定。南京宦
官要求重新开设东厂，高弘图鉴于以往的阉宦
之祸，力争谏阻却未能成功。

为了安抚高弘图，福王加封他为太子少
师，改任户部尚书，后来又任太子太保。

马士英在朝中擅权作福，能与他对抗的只
有史、高两人。史可法手握兵权，马士英便唆
使福王将他派往前线巡视四镇，用四镇的将领
来掣肘他。这样一来，内阁中枢仅有高弘图一

人，独木难支孤掌难鸣。高弘图也发现，自己
所提的建议，越来越得不到重视。

马士英为清除异己，便大起“逆案”，以
株连朝中的清正大臣。高弘图目睹社稷危状，
多次力谏无果。高弘图见国事日非，便上疏请
求召史可法入阁，意图制约马士英。奏疏上递
后，却被马士英矫诏切责。高弘图心力交瘁，
巨大的挫败感围绕四周，不禁萌生退意。

天之丧明，徒苦江东父老
因言不得用，高弘图上疏请求辞职。鉴于

他是元老重臣，福王只是让他请假在家养病。
后来福王又派太监请高弘图入朝议事，高弘图
再次引疾乞休：“臣不敢轻易离去，只是用人
之事，臣觉得此人可用，而勋臣却觉得不可
用。如此是非混淆，黑白难分，臣又怎能继续
在位呢？”福王极力挽留，难过地对他说：
“国事刚有眉目，您为何忍心离朕而去！”

福王虽然不愿高弘图离去，但却不能亲贤
臣、远小人，高弘图的治国策略依旧不能用。
高弘图终于心灰意冷，绝意远离官场，遁入江
湖。此后高弘图连续四次上疏乞归，终于得
允。福王赐他白金、禄米，持节护送，但廉介
的高弘图坚辞不授。

辞官后，高弘图起初想回到故乡。但此时
山东残破，胶州故居已经片瓦不存，他只能流
寓江南，四处漂泊。

不久，清军南下，进攻南明。史可法虽督
师扬州，却处处受掣肘，形势危如累卵。扬州
城破，史可法殉国，江北三镇内讧作乱，风雨
飘摇的南明小朝廷，顷刻土崩瓦解。

镇江失陷的消息传来，高弘图满脸忧愁，
更加忧愤。虽已没有了官职，且年过花甲，他
依然四处奔走，劝说各路将领奋力抗清。他起
先来到浙江，劝说巡抚张秉贞坚持抗清。但张
秉贞却口不言兵，不为所动。

无奈之下，高弘图又赶到浙直总督张凤翔
处。张凤翔此时停泊在钱塘江上，高弘图登上
其船。谈话间，高弘图向张凤翔建议将福王迎
接到此，清君侧，献奸臣人头，再暂时与清兵
和议；接着再犒赏部众，鼓励士兵，稳固后
方。高弘图数番劝说，张凤翔虽然认为此计很
好，却始终不敢领命。

高弘图只好渡江来到绍兴府，安排好家
人。接着他折返杭州，可惜事已不救，接着入
绍兴城，想和刘宗周商议时局。可惜刘宗周已
经绝食二旬，不愿意再见客。他写手书送给高
弘图：“故相为其难，某为其易……某何面目
复见天下士乎。”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明室中兴的梦想
彻底破灭了。高弘图见回天乏术，终日泣涕不
已，感叹“天之丧明，徒苦江东父老”。清帅
多铎闻高弘图之名，写书信以召之。高弘图收
信而不启书，托幼子于故友谈迁。二人凄然话
别后，高弘图逃至会稽竹园寺中，人乞一面不
可得，每日惟一餐祈死，最终绝食九日而死。
死后，孤孙将他的灵柩扶送回故里安葬。

高弘图去世后，监国的鲁王褒奖他的气
节，赠为太师，谥号“文忠”。清初的全祖
望，在闻听高弘图殉节后，与绍兴太守商议为
他立祠祭祀。当地百姓闻听高弘图去世，悲哀
不已，泣涕涟涟。

“高弘图与奸臣同朝，不激不随，持守正
直。如果在清平之世，他注定会是一个贤良的
宰相，辅君致太平。但他生在动荡不安的乱
世，无力只手补天，只能以殉节的方式保全民
族气节。所以全祖望才说，若没有高弘图的气
节，南明只是一个污秽之处而已。”石业华
说。

■ 政德镜鉴┩岛灯

他天生一副铁傲骨，为官不依附朋党，颇有政声。他斥东林、劾阉党、忤帝王，对事不对人，虽仕途跌宕，罢黜再三，，初心依旧。

社稷倾覆、国破家亡，回天乏术之际，他用末路抉择为人生和时代，添镌了一笔悲壮的注脚。

高弘图：骨鲠孤臣的末路抉择

□ 本报记者 鲍 青

在高弘图的晚年岁月里，著名史学家谈迁
的地位非常重要。高弘图临终之时，将家人托
付谈迁照顾；而谈迁也因结识高弘图，得以参
与中兴明室之业，并遍览南都藏书，史学研究
大有增益。

谈迁和高弘图的结识，和崇祯十五年（公
元1642年）的胶州之乱密切相关。清军绕过北
京，进攻河南山东。当时因触怒崇祯削籍居乡
已经十年的高弘图，毁家纾难，组织抵抗，保
全了胶州全城。崇祯闻听高弘图抗清事后，将
他擢升为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上任不久，就
结识了谈迁。高弘图和张慎言，初见谈迁皆
“以为奇士，折节下之”，并“相与为布衣

交”。两年之后，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入北京，
走投无路的崇祯无奈自杀。当年的五月初，陪
都南京的众臣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都，半月
之后正式称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

德高望重的高弘图入阁理政，谈迁也入高
弘图幕府充当记室。福王在登基之初，谈迁愤
慨于神州陆沉，曾对“中兴方始”有过美丽的
幻想，对弘光政权寄以莫大的希望。为了整顿
朝廷纲纪、收揽人才、抵抗清兵南下，收复中
原失地和镇压起义，他曾积极向高、张等人出
谋划策。他甚至还为兵部尚书史可法起草过慷
慨激昂的誓师檄文，意图恢复明朝政权。

但是，弘光政权自打诞生之日，便被腐朽
和没落所笼罩。弘光耽于酒色，不理国政，不
知军国大计为何物，对恢复故土毫不挂怀。朝

臣们没有吸取天启、崇祯时党争的教训，依旧分
立门户，互相倾轧，内部斗争愈演愈烈。而在外的
领兵大将如左良玉和江北“四镇”又拥兵自重，军
阀习气浓厚，拒不听从朝廷节制，形同藩镇割据。
面对这个四面楚歌却醉生梦死的小朝廷，谈迁的

“中兴”幻想很快就走向破灭。
谈迁开始采取“避世”的办法，不再勉强

自己置身泥淖。弘光朝建立伊始，对前线军事
并不在意，反而下大气力搞修史等事务。它增
设史馆，搜罗史臣入馆，准备修纂崇祯实录。
皇帝对此事极为看重，将重任委托给了大学士
高弘图。高弘图本来就赏识谈迁的史学才华，
如今觉得正是才尽其用，便举荐他入馆修史。
谈迁此时已经“心如死灰”，对南明朝廷的黑
暗和史馆的艰难洞若观火。他婉拒道：“今日

史馆内众人，不务故土沦陷，平素动辄仍好论尊
卑高低。我厕身其中，也就是相当门下牛马走，
对恢复故土毫无裨益。所以我宁愿藏身于瓮墉
中，形同腐朽的草木，也不愿进入其中。”

接着，张慎言拟荐他任礼部司务，高弘图拟
荐其任中书舍人。谈迁都推辞道：“迁，是个无
用的老布衣了。如今社稷蒙难，国家不幸，难道
我还要用它们来博取一个官职吗？”他一再推
辞，坚决不上任。

谈迁不仅自己数番推辞，更多次劝说因掣肘
于马、阮集团而无所作为的高弘图辞官引退。高
弘图虽然位高，但在内阁中孤掌难鸣，处处受到
掣肘，要求主张难以落实。高弘图也萌生了归隐
之心，四次上疏请求去职。在他的坚持下，高弘
图最终离开权力中枢，做了一名乡野孤客。

不久，清军铁蹄南下，蹂躏江南之地。镇
江沦陷的消息传来，谈迁便跟随高弘图四处奔
走，力图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他们向各地拥兵
自重的将领，申述保家卫国的重要性，恳请他
们迎接弘光，继续组织反清力量。但这些降将
领畏首畏尾，毫无主张，只是拥兵不前，坐视
国土沦陷。

弘光政权灭亡以后，高弘图心如死灰，不
再对兴复明室抱有希望。他将家眷委托给谈迁
照顾，自己逃入古寺，绝食于浙江绍兴。不
久，张慎言也病死在了安徽宣城。谈迁中兴明
室的愿望彻底破灭。他回到海宁家中，做起了
深居不出的遗民，“无户外之履”近十年，专
以著述为务。

谈迁结识高弘图，对他的史学写作大有裨
益。他在南京作高的幕僚时，曾遍览南都内阁
中的所藏图书，并收集了大量的明朝遗闻。高
弘图曾赞许他“有书癖”，“见载籍文字，辄
变而喜。谈迁把在南京读书的笔记，辑纂成著
作《枣林杂俎》。这部笔记，对于福王政权朝
臣分立门户，结党倾轧；福王朱由崧的沉迷酒
色，不理朝政等腐败现象作了不少揭露，同时
也记载了清兵南下时马、阮集团的成员们或降
或逃的史事，也有一部分民族气节的南明官员
抗击清兵、以身殉国的史事，极具史料价值。

·相关阅读·

他曾怀抱中兴明室的殷切期望，也曾入高弘图的幕府，为中兴大业出谋划策。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萌生避世之心，，

将满腔的热情付诸于史学事业，结出了灿烂的史学硕果。

谈迁：结识高弘图，勠力著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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